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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零时起，杭州限牌谣

言终成事实。此前，杭州市治堵办对于

限牌还曾多次辟谣， 表示杭州公共交

通体系以及路网建设尚不具备限牌条

件， 限牌之前也还有限行升级等治堵

措施， 并认为这是车商为了刺激消费

进行的炒作。

其实，治理城市交通拥堵，无论限

牌也好，还是限行也罢，都不是解决交

通拥堵的根本手段。毕竟，交通拥堵有

着其系统原因， 只有提高道路交通建

设和城市规划才是治标之本， 又岂能

一限解千愁。

一纸限牌令， 可谓前可见上海之

兴叹，后能望南京之惶惶。 上海作为

汽车保有量第二大城市，交通情况还

算不错，限牌作用明显。 然而，结果就

是让为梦想奋斗的普通民众望车兴

叹， 路上的车也不会因此少多少，实

施牌照拍卖除了能长期增加财政收

入，并短期控制机动车数量或增长速

度外，并不能缓解交通拥堵。 与之对

应的是，在杭州对小车限牌后的第一

个周末，南京车市则出现“爆棚”。 有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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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销量是上周末的两倍以

上。 有媒体记者探访发现，不少经销

商借机促销，甚至有车商减少了优惠

幅度。

其实，寄望于一限解千愁的，又岂

止是交通治理一个难题。 如此简单粗

糙的“限字令”“禁字令”，在你我身边

可谓屡见不鲜： 街头巷尾的马路市场

既然规范不易，那就马上取缔，一取了

之； 组织学生春游， 容易发生安全问

题，那就下个不准出游的通知，一禁了

之。 如此将容易“惹是生非”的一棍子

打死或进行限制，不仅不是解决之道，

其结果也只能是 “才下眉头， 却上心

头”，更容易造成误伤，因噎废食。 比

如，假如“限牌令”为各大城市所效仿，

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损伤汽车工业的

发展， 甚至会让一些人钻空子以此牟

利，诱发社会矛盾。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杭州限牌的

新闻中， 部分网民对此就在质疑有关

部门诚信的同时， 也对限牌的做法提

出了批评。 希望有关部门在面对各种

行政难题时，能否不要简单一禁了之、

一限了之，能否多一些改革创新思路、

多一些人本思想？ 而笔者更愿在限牌

之后，看到有关部门更有作为，比如可

将大力发展公交事业作为政府大力举

办的实事，真正落到实处；借鉴好的、

快的打车经验， 提升出租车的运营效

率，缓解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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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管见

如此对付“广场舞” 何不相互让一步

□

付凯明

泼粪、鸣枪、放藏獒……为了对抗

广场舞，各地奇招频出。在多次交涉无

果后， 温州市区新国光商住广场的住

户们下了血本。 他们花

26

万元买来

“高音炮”，和广场舞音乐同时播放。住

户们说，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据《都市快报》）

忽如一夜春风来。 不知从何时开

始， 广场舞以人们想不到的强劲之势

席卷全国， 在很多地方基本上取代了

舞厅和卡拉

OK

厅。 从广场舞风行的

态势就能看出受社会欢迎的程度，但

是从现在看这个本来很有公益性质的

活动俨然成了“公害”。 日前为了驱赶

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放暗枪的有之，放

藏獒袭击的有之， 更有甚者将大粪从

高楼上凌空泼下。

而这一次的“对抗”，有人再出新招：

你跳你的舞，我放我的“高音炮”。走笔至

此，笔者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双方如

此抗衡，想过周围其他无辜人的感受吗？

在笔者看来， 跳广场舞的大妈本

质并无过错，买“高音炮”与其抗衡的

住户们也实属无奈之举。这样的事情，

问题本不复杂。首先来说，自从热兴广

场舞之后，大妈们打麻将、信邪教、闹

纠纷等明显减少了， 而且还可以起到

强身健体、陶冶情操的作用。 其实，在

笔者看来，开放的公共广场，是城市居

民聚居生态的一个缩影。在这里，跳广

场舞者的权利得到伸张， 广场舞对别

人的休息没影响或影响不大， 别人就

不会对广场舞有反感。 每个公民的权

利都得到尊重，各方和谐相处，才谁也

不影响谁，谁也不会被影响。但跳广场

舞的市民，总会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

过大的声响确实会给周围的居民带来

一定的不便和影响。

其次，在万般无奈之下，忍无可忍

的居民才联合起来与跳广场舞的大妈

抗衡。说到底，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

到的“双输”，面对此问题，想要解决的

办法并不是没有，相反还很简单，双方

各退一步，相互体谅协商一下，相信问

题立马会得到解决的。

不过，事已至此，笔者还想要说的

一点是，双方僵持对抗的情况下，我们

的政府相关部门在哪里？ 广场的管理

单位在哪里？ 广场舞的兴起很大程度

上都是政府部门发起和倡导的， 是对

社会有益的， 现在出现了这种不和谐

的现象， 出面协调和帮助解决也应是

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 岂能也和路人

一样都在围观看热闹？

希望强身健体、 陶冶情操的广场

舞不要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 也希望

在此问题之上， 双方能够各自体谅一

下对方，化干戈为玉帛，相关部门或单

位也能够挺身站出，主持公道，共同营

造和谐社会。

上世纪

90

年代初。

清晨 ，张老汉推开屋门 ，见院里有个

物什。 近前看，是根牛缰绳，新的，盘着，还

未启用。

咋回事？

儿子打工在外，家里只有他、儿媳和

8

岁的孙孙。 这鼓捣缰绳的事，除了跟牛打

交道的他，家里没人染指。 往常夜里，他总

是最后一个闩门睡觉。 昨晚，因感冒头晕，

没等孙孙玩耍回来，他就先睡了。 不想，竟

整出这事。

现场调研后，他认定缰绳是趁天黑隔

墙撂进来的。

谁整这事？

张老汉

65

岁 ，经事虽多 ，心眼却小 ，

遇事爱深钻， 尤其跟自己利害相关的事，

能琢磨到骨头缝里。 他认定，这缰绳背后，

必有图谋！

缰绳 ，是套在牛鼻圈上 、长约二三米

的皮绳，很结实。 而将尺把长的韧木棍从

牛的一侧鼻孔扎进， 再从另侧鼻孔穿出，

固定成封闭的椭圆形物什， 就是牛鼻圈。

缰绳拴上牛鼻圈 ，一拽缰绳 ，牛鼻圈勒疼

牛鼻子，为减消疼痛，牛只得乖乖跟着走，

所谓牵牛鼻子，说的就是这。 而把专一降

服牛的缰绳撂进自家院里，其居心不是秃

头上晒虱子，明摆嘛！ 此时，他想到了村委

余主任，这缰绳一定是他撂进来的。

前些天， 新村建设要占张老汉的承包

地，余主任找他时，他说缓个把月，等收了

玉米吧。 余主任说上边逼得紧，耽误不起。

他说眼看庄稼要熟，毁了可惜，不中！随后，

主任又差多人上门劝导，无效，影响得左右

地邻也不配合，气得主任扯急了，说不中也

得中，看到底谁的钳子硬。张老汉吃软不尿

硬， 说不中就是不中， 有本事先把我钳瘪

了。 双方僵持，只好先搁置。 前天，群众会

上，说起这事，余主任讲谁也不要太犟了。

牛够犟了吧？可一拴上缰绳，它一犟也不犟

了！ 这会儿想想，主任这话中有话的话，不

正冲的自己嘛！ 这缰绳， 若不是主任撂进

的，也是主任差人撂进的。 这是一种示威，

一种警告，如果再犟下去，缰绳一勒，全家

人都不得好过。 唉，人在矮檐下，只得把头

低，毁就毁吧，比起勒上缰绳受气，几亩玉

米算个屁！ 这样想时，他决定去找余主任，

放个让地响炮，讨得皆大欢喜。

他踱到村委会，没人，又踅出来。 走到

一巷口 ，他瞥见刘强从支书家出来 ，便躲

进巷里。 他对刘强有亲爹情，刘强却拿他

当仇人。 每次见面，刘强都白眼珠多黑眼

珠少 ，凶光闪闪 ，恨不能一口吞了他 。 此

时，他判定撂进缰绳的必定是刘强。

刘强妈刘嫂，年轻时曾与张老汉对过

象，不知咋了没成，嫁给了隔壁刘闯。 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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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她未生育———男人有毛病。张老汉却

显摆似地男女娃生下一堆，眼气得刘家人

都要得急惊风了 。 深感 “设备 ”问题的丈

夫，实属无奈，便主动请刘嫂借种，好使香

火有续。 刘嫂首选张老汉。 一个夜晚，丈夫

躲远了。 刘嫂叫来张老汉，说帮忙干活。 半

天，没见啥活，却端来一海碗肉酱捞面条。

帮忙干点活 ，就吃恁结实的饭 ，他有点意

不过，正要推辞，刘嫂说吃吧，吃饱了好干

活 ！ 他忽然从刘嫂好看的笑里窃取了机

密。 真得感谢那碗捞面，活干得很出色。 只

一次，刘嫂肚就鼓了，生下刘强。 刘强是自

家种，他却无法到别人槽里认小牛。 前年，

刘嫂丈夫去世，她多次主动偷他的情。有次

被刘强撞见，骂一声张老汉老不死，一脚跺

他个屁股蹲。 去年，张老汉妻去世后，刘嫂

要跟他做“老来伴”。刘强知道后，劝不转老

娘，便迁怒于张老汉，警告说你要敢动我妈

一指头，一根缰绳勒掉你脑壳……这缰绳，

不是刘强撂进的警告能是啥？ 他怕自己撒

的种，反灭了自己，便想去告知刘嫂，说到

天边也不做“老来伴”了，保命要紧。

他来到刘家门外，想进，又怕招误会。

来回几次，都假装路过。 这时，大儿迎面走

来。 他知道大儿恨他。 大儿曾说过“我见他

就当他死了， 他见我就当他眼瞎了” 的狠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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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没上他的门。他患病时，亲邻劝

大儿去看望，他不仅不去，还说，老骚胡不

正经，弄根绳吊死算了，活着辱没人。 看他？

没那闲功夫！ 这时，张老汉觉得那缰绳正是

大儿撂进来羞辱他的上吊绳。

“文革”时，张老汉出身富农，儿子高低

说不上媳妇。 无奈，他忍痛用大女儿给大儿

换媳妇。可女方相不中大儿，愿嫁二儿。他怕

落下“小麦先于大麦熟”的笑柄，做了很多成

全大儿的工作，无效，只得顺应女方，让二儿

娶了亲。 直到“文革”结束，大儿自己费尽波

折才找了个瘸腿媳妇。 媳妇不会生育，他想

儿念女快要疯了，便要了个儿子。 儿子长到

三岁，患了白血病，花费几万元，还是夭折

了。所有不幸，大儿都认为由他一手造成，由

此心怀愤恨。 大儿不仅不尽孝，还常咒他快

死。为这，他前天刚找支书告过状。想到此，

他气不打一处来，要找大儿理论。 他要敢

犯犟，再找支书告状。 正走着，刚巧遇上支

书。 支书说老哥，玉米地不用毁了，余主任

在镇上开会 ，昨晚打来电话 ，说乡里同意

秋后动工。 另外，刘强知道了身世，刚才去

家说同意你她妈“老来伴”了，只是不好意

思见你，让我代个话。 还有张海，昨夜黑我

熊得他鼻歪眼邪 ，说好了 ，一会我领他去

认爹……天神，三件揪心事原本全是主观

臆断，没事找事，可缰绳一事咋说？

他快步回家，急想解开心结，便拿起缰绳

端详。这时，孙孙跑过来，抱住他的腰，说爷，这

是我拾的，昨晚，在清水池边……他“啊”了一

声，如释压顶重负，接着，欣慰地笑了……

门外，有人正寻找丢失的缰绳，他麻利

迎出去……这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

之。 日后，再不要没旮旯乱翻蛆了！

青年时评

青年书房

小小说

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

每个万物洁齐，气清景明的季节，

总会和小儿登北山， 沐春风。 不为别

的，只为趁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来一

次与大自然的约会。而今年，自从褪去

棉衣的那天起，小儿就一直念叨着，要

带他一起放风筝。而我的条件是，他必

须在周六提前完成作业， 等周日再去

玩儿个淋漓痛快。

在往常， 小儿每次周末的作业总

要拖拉到周日晚上睡觉前才会完成，

没想到这次却果断答应，愉快成交。

沿市区塔北路一路向北， 路旁就

有满眼的勃勃生机， 还有那田地、绿

树、繁花与农家，甚至还有老人在屋后

山前开出的荒地上忙碌的身影。 看着

小儿一会儿万分欣喜地与绿枝嫩芽来

一次亲密接触，轻嗅那花草香，一会儿

牵着风筝疯跑， 体验着春风中飞扬的

快乐。 好一幅春和景明图！

这不禁令我念起了“清明 ”，这个

饱含着太多人生况味与文化内涵的节

日。

几天前与在家乡的父母通电话 ，

才知年后少有雨下，正值返青、拔节的

小麦已人工浇灌了两次。 不知这个清

明，雨是否会来。也许，清明是否雨来，

对于我们生活在城市中的人， 只是苦

苦追思却屡寻不得的一份怅惘， 但对

于仍在乡村耕作的父辈而言， 久旱无

雨就意味着更多的农事的艰辛。

在传统文化的意境中， 清明好像

总应该落着蒙蒙细雨的清明， 才算是

真正的清明节。 “洒洒沾巾雨，披披侧

帽风。 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 ”然

而，近年来的春旱，不免让人产生一种

错觉———这雨水润泽、 万物氤氲的清

明图景， 是否只曾存在于古老的词话

中？

其实， 作为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清

明， 虽在后来的漫长演进中融入了踏

青、祭祖、扫墓等内涵，但在祖辈先人

的心目中， 清明的农事功能却远远大

于祭祀的意义。清明万物皆显，之后谷

雨即来。《历书》有云：“而至谷雨时节，

土膏脉动，雨其谷于水，浮萍始生，鸣

鸠拂羽，戴胜始降于桑。 ”

然而今天， 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却

是大多长久地与自然、农事相忘却，甚

至于众多生于乡村、 长于乡村的年轻

人亦为了生计与梦想，背井离乡，进城

务工，太多的空心村，使得“未来谁耕

田”也成了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前几日， 在与小儿一同观看一段

中国文化简史的视频时， 有关农耕文

明与乡井文化的概念让我已无从向小

儿解释， 因为远离土地的孩童理解不

了泥土的腥气。 而作为一个深深植根

于农耕社会的传统节日， 清明的传统

意义何时回归， 恐怕亦非一场春雨可

解干涸。

每年的清明节前后， 有关文明祭

扫的倡议和颠覆的新闻总会不绝于

目。作为一项由来已久的风俗，祭扫已

成了附着在清明时节的一种特殊仪

式。 然而，在这春心萌生、万物欣然的

清明时节， 更应是我们带上孩子走向

自然，发现自然之美，体悟自然之德，

感受自然之恩的大好机会。毕竟，在这

天地俱生、万物以荣的节日里，清明更

应属于艾草与青团， 属于和自然的对

话，和对逝人执着的挂念；抑或是在终

日的忙碌中，偷得半日闲暇，寻得半亩

方塘，坐看天光云影，遵照古法度过一

段符合自然的时光。

果能如此，即使清明无雨，亦是气

清景明；即或远离泥土，也能保留那分

记忆中的乡愁。

说清明

一根缰绳

□

基 民

一限岂能解千愁

□

许伟涛

总觉得一个城市没有火车站是不

可想象的。 在我不算太多的对城市抵

达和离开的经验里， 火车站大都是旅

程的终点或者起点。 尤其是长途旅行

所对应的陌生城市， 火车站往往成为

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虽然高速公

路的崛起让长途汽车旅行也变得普

及，但在我的印象里，固执地觉得乘坐

火车抵达一座城市才显得正式，隆重，

甚至富有仪式感。 相反，乘汽车抵达一

个城市， 就好像越过仪式环节而直接

进入了一个城市琐碎的日常生活。 这

样的旅行甚至带着一种凑合的意味。

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篇小说。 小

说中在县城居住的女主人公经常去上

海。 为了获得一种抵达感，她一般都会

选择乘坐火车。 因为上海不仅仅是一

个有形的城市，更是一种象征的城市。

上海这个名字上也戴着一种无形的光

环。 女主人公只有乘坐火车，才不仅仅

在空间上抵达上海， 也在感觉上抵达

上海。 而汽车站的狭小和随意让上海

变得普通，平凡，与其他城市没有太大

区别。 在阅读过这个小说之后的几年

里，我就乘坐汽车抵达了上海。 之所以

乘坐汽车是因为火车票买不到———那

是一个国庆节。 那时我的一个朋友还

不相信坐汽车能抵达上海。 但我的确

乘坐汽车从这个中原小城去了上海。

现在回忆起来， 之所以抵达上海的细

节记得不清楚， 也许就是因为我坐的

是汽车，那个汽车站也不起眼，我几步

就走出站， 然后走进了千万个城市都

雷同的街道里。 与这次上海之行相较，

我对每次去北京都印象深刻， 也许的

确是因为乘坐火车抵达的。 像北京西

站这样的车站， 会用车站广播之外的

空间语言和文化语言告诉一个旅人：

北京真的到了。

火车站给旅行者带来的仪式感 ，

不仅仅是在抵达时， 更体现在旅行的

出发环节里。 搭乘火车的整个过程，都

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感。 从候车到排队

检票到进站到登上火车， 就像一套规

范化的仪式。 从候车说起，人们总是愿

意提前赶赴火车站，去等候列车；而汽

车站却不会有那么多候车的人。 也许

是因为车次多， 人们错过一辆可以等

待下一辆， 到站后还可以直接上车等

候。 所以候车对于乘坐汽车来说就像

不是一个必备的程序。在

汽车站，没有一个时间点

被从时间的平面上提出

来，赋予重要意义，像火

车的发车时间一样被旅

客铭记。 而在火车站，这

样的时间点具有重要的

意义，也具有一种正式和

庄重的感觉。因为这种正

式感，人们用等候来作为

面对它的礼仪。 这个单独的时间点因

为等待而拥有了更多的势力范围。 就

像一个山顶拥有自己的山坡一样。 因

此，在火车站里，时间的形态就像是一

个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在汽车站中，时

间的形态则更像是流水线。

如果说候车是对火车的等待 ，那

么检票则像是正戏开场前的序幕，是

对登车的一次彩排。 这不是正式地登

上 火 车 ， 但 须 要 乘 客 将 登 车 的 凭

证———车票拿出来， 由检票员一一检

验打孔。 乘客在正式登上火车时，乘务

员往往还要再检验一次车票； 这时即

使车票没有被打孔，也可以登上列车。

所以这提前的检票就真的像是一种关

于登车的彩排。 在我们平常的印象中，

只有盛大的活动，庄严的场合，才会有

彩排。 而这检票的彩排，让乘车的行为

显得就像一场隆重的仪式。 通常情况

下，检票需要排队。 排队是一种有次序

的等待， 让等待和抵达都变得富于节

奏感。 检票之后，人们还需要经过天桥

或者地下过道而抵达应到的站台。 站

台是独属于列车交通系统的， 在汽车

和飞机的交通系统中都不存在。 因为

这种独特， 也因为火车曾经特殊的地

位， 站台成为一个拥有复杂含义的地

理空间。 曾经专门有名为《站台》的歌

曲和电影，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被

传诵一时， 也许是因为它们最能引起

那时代里人们的共鸣。 在公路建设日

新月异的今天， 它们被放入了怀旧的

行列。

进入站台之后， 人们还要再进行

等待，火车才会抵达。 这时的等待虽然

很短暂，但和候车的等待，检票排队的

等待一起构成了乘火车仪式的三次停

顿。 这种节奏就像是成语一咏三叹的

节奏一样。 最后火车抵达，人们经过再

度的验票而登上火车， 整个过程才真

正地完成。 这种一咏三叹，让乘火车显

得仪式感十足。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乘火车， 是去

北京。 那时，我在读中学，还没有去过

太远的地方， 北京这个目的地笼罩着

强烈的光环。 这种光环让火车这个交

通工具也拥有了强烈的光芒。 虽然是

在一个叫月山的小站乘车， 但搭乘火

车的每一道程序， 都让我产生了强烈

的仪式感， 每一个细节也都让我铭记

在心。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车，我

对火车的想象和现实相逢碰撞的时

刻。 那些车站候车室里黄色的木制座

椅，检票那一刻的拥挤，火车进站的声

音，车轮与轨道之间的磨擦，站台被灯

光照亮的一角， 都留在了我的记忆深

处。

长大之后，我又去过很多地方，相

较汽车，我更喜欢乘坐火车，许多火车

站也都在我记忆中印象深刻。 当然，还

有些时候乘坐火车是被动之举， 印象

深刻也属负面效应。 比如在重要的时

间节点， 如春运时， 火车站的人满为

患，火车上的人满为患。 我的一个朋友

曾经对我说， 他在火车站见到了数量

最多的人。 著名诗人箫开愚曾有一首

描写火车站的诗中写道：“我感到我是

一群人。

/

在老北站的天桥上，我身体

里

/

有人开始争吵议论，七嘴八舌。 ”这

是对上述说法的诗意描绘。 但这里的

诗意，带有强烈的现代色彩。 诗中出现

的迷惘、混乱、焦虑，都是这诗意的一

部分。 就像火车站的嘈杂，人们永远不

会在这里找到田园的诗意； 而它的流

动性寓意， 又永远不会成为人们精神

的归宿。

火车站

□

张艳庭

思考与宽容

———评《这个世界是有趣的》

□

李瞧瞧

小书一本，文分四季：暖风，润，清秋

和冬雨。 这样的小书正适合就着上海的

冬雨品咂———今年二月的冬雨下得叫人

心慌，于是正好蜷在被窝里，伴随书的馨

香一点点宁静下来。

先是被封面吸引， 五彩的画笔与书

名“有趣”相呼应。 直觉上这应该是一本

轻松惬意的小书。 于是不觉伴着银线般

缠绵的冬雨一直读了下去。总体来讲，这

是一本令读者全无压力的轻阅读小集，

特别适合为工作所扰的都市客。 但在放

松之余，又能引人思考，或跟着张颐武再

次膜拜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 或跟着冯

骥才回忆冰心的幽默豁达， 或听金满楼

聊聊历史轶事， 或听冯仑唏嘘现实的生

存王道……

最先吸引人的是小文的轻松笔触，

继而，是作者的笔调。 尽管作者不同、主

题不同 ， 却被团结在一个大的主题之

下———“思考”。 作者们并不把思考和思

想性束之高阁， 而是渗透到生活的每一

个小细节，对于有心的读者，这就是一个

小小的启发， 将生活与随时随地的思考

联在一起。

傅佩荣在 《秋思———房龙的

<

宽

容

>

》里提到“如果放弃思考，人将无异

于动物”。 星云大师喃喃诉说着佛语，讲

述关于《信仰的力量》。冯仑的《“剩”者为

王》 是多年商海中的摸爬滚打一点小小

心得。小标题“机会不能当饭吃”“行贿是

亏本的买卖”“不争即争” 等带来一个企

业家多年商海沉浮的从容。周有光的《看

守高粱地》在“五七干校”和林汉达先生

对着“一万株高粱”高谈阔论，谈语文要

“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并以译名“风

流寡妇”和“风流遗孀”为例，评说大众对

于通俗文化的接纳度。只有两页的小文，

却写尽了文化人的社会使命感， 开头的

“五七干校”为铺垫，无形中又把那个不

允许人有思想的年代拿出来晒晒， 各种

褒贬和无奈读者自知。欣赏马勇的《真实

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 慈禧，

一个历史上遭传统历史观唾弃的人物，

在马勇的笔下“平了反”。阅读之余，作者

教予读者一种更为客观看待历史、 看待

史实、看待传统历史观造成的“成见”。马

勇的笔下， 慈禧不再仅仅是一个曾不可

一世的天朝头号人物，而是一个女人，一

个有爱、有贪念的女人，从历史人物个体

的角度看历史，多了人文关怀，少了冰冷

又未必客观的说长道短。

小书以四季而分， 带着暖风体验生

命的骚动是为春， 浸润着生命的探索是

为夏，在清冷中站出一种卓绝是为秋，银

丝的冬雨荡涤出万物之始。小书配小文，

小文是作者喃喃地诉说， 没有强制的体

例，有些行文未必严谨，却记录着作者完

整的思考轨迹， 有些行文轻巧、 着眼小

节，却透着作者的大关怀。 思考之余，我

们不妨变得宽容、豁达，用更宽广的胸怀

接纳历史的仇怨。 既然时间的浪已抹平

了历史的伤痕， 为何我们现代人仍要如

此执念？偏囿于历史观的狭隘、先验的成

见和所谓世俗的正统。

思考与宽容， 是阅读这本小书时会

涓涓流入读者意识里的东西， 自然而不

做作。你在这里可以捡一块历史碎片（金

满楼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婚事的背后》）、

读一篇美文 （安意如的 《衣上酒痕诗里

字》）、 领略一点生活的温情 （马未都的

《修鞋》）、膜拜一下大师（张颐武的《“痴”

与“才”：追怀周汝昌先生》）……归根结

底，“人只不过是大自然中最柔弱的芦

苇，但他是会思想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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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这个世界是有趣的》精

选名家名作，每一篇文章以深邃的思想

和优美的文字或温文尔雅、 或风趣幽

默、或犀利独到，旨在告诉我们：无论发

生好的、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用一种

超然的态度去审视这个世界。 作者用真

诚的心、质朴的语言、简单的笔法记录

下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愿这些真挚的小

文能够带给您美好的阅读感受。

（本报资料图片）


